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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博物馆的特点与规建 

孙华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遗址博物馆是保管、诠释/展陈和研究一个遗址出土文物与遗迹的社会公共机构、馆舍和场所。遗址

博物馆不宜与区域博物馆或其他类型博物馆共用馆舍，但应承担起保护、管理和研究整个遗址的职责。遗址博物馆

主馆的选址最好在遗址边缘或原先遗址的主要出入口处；主馆建筑体量不宜太大，外形不应模仿遗址建筑基址的推

测复原形象；无论是主馆还是重要遗迹的保护展示性建筑，都不应简单模仿和放大可移动文物的外形作为建筑造型。

遗址博物馆的展陈要兼顾室内可移动文物陈列和露天不可移动文物的展示，统一设计整个遗址博物馆的室内和野外

的展陈，合理关联主馆室内陈列游线和遗址露天展示游线。 

【关键词】：遗址 博物馆 遗址博物馆 文化遗产展示 馆舍规建 展陈设计 标志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Ａ 

遗址博物馆是博物馆的重要类型。近些年来，随着大型遗址保护和展示日益受到国家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遗址内或遗址附

近兴建的遗址博物馆也日益增多，在全国各地的大型遗址上都涌现出了一些规模颇大、设计奇特的遗址博物馆馆舍。由于考古文

博学界和建筑规划学界目前对遗址博物馆本身的基础研究尚有不足 1，对遗址博物馆的性质和特点认识不深，遗址博物馆的馆址

规划往往不当，馆舍的建筑体量和建筑设计也缺乏依据，遗址博物馆展示缺乏特色且与遗址展示缺乏应有的关联，遗址博物馆的

管理与遗址的保护和管理脱节等问题也日益显露。以下，笔者就根据自己对遗址博物馆的认识，就遗址博物馆的基本特点、遗址

博物馆的馆舍建设、遗址博物馆的展陈要领等，谈谈自己的看法。 

在开始正文之前，笔者还需要说明遗址博物馆的定义。文化遗产领域的遗址博物馆具有广狭二义 2：广义的遗址博物馆是集

遗址的室内陈列和露天展示为一体的，保管、展示和研究一个遗址（或遗址群）的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的机构、馆舍和场

所；狭义的遗址博物馆只是某遗址（或遗址群）内或旁边的主要收藏、展示和研究该遗址或遗址群出土的可移动文物的博物馆。

本文的遗址博物馆是广义的遗址博物馆。 

一、遗址博物馆的特点和功能 

我们知道，遗址是历史上人类聚居或集中进行某种专门活动的场所，这些场所已经废弃，原有建筑物和构筑物大部分已毁

坏，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其基址还大多掩埋在地下，需要进行考古勘察、发掘和研究才能够揭示其平面布局等信息。由于遗址

是以一种残破的状态出现，其地理景观和立面形态与它们成为遗址前的视觉形态差异很大。尤其是东方的以土木建筑为主体形

成的遗址，往往大部分都埋藏于地表以下，地面只有少许建筑物和构筑物的遗迹露头，有的遗址甚至在地表没有任何古代遗迹的

现象可寻。此外，遗址之所以成为遗址，就在于它的发展历程出现了中断，现今遗址所在区域的居民与历史上创造和使用这个聚

集区的人之间通常已经没有直接联系，二者间出现发展演变的断层。遗址这些不同于其他文化遗产的特征，也决定了遗址博物馆

应该具有其自身特点，正是这些特点，将遗址博物馆与其他博物馆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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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遗址博物馆，不能将其仅仅理解为建立在遗址上或遗址附近的博物馆。遗址博物馆是与遗址有着密切关联、以全面展示

和诠释遗址文化面貌和文化内涵为目的、具有博物馆主要功能的非营利社会教育机构。作为博物馆的一个类型，一般博物馆具有

的收藏保管功能、藏品研究功能及展示教育功能，遗址博物馆都应该也必须具有。遗址博物馆作为保护、管理和诠释/展示遗址

的机构，除了要反映该遗址的历史、现状和考古成果，展示该遗址出土的可移动文物外，还应该保护和管理该遗址，研究和解释

所保存的遗址，并向公众全面地展示、诠释这个遗址。这些博物馆保存、研究和展示的“藏品”，包括遗址内的不可移动的“遗

迹”“堆积”以及可以移动的“遗物”，而不仅仅是展陈遗址出土的部分文物 3。因此，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和工作任务都具有复

杂性，并非仅仅营建和筹划一个文物陈列馆那样简单。 

笔者以为，遗址博物馆的功能定位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遗址博物馆不宜兼作其他类型的博物馆 

遗址作为人类历史发展遗留的主要遗产类型之一，其藏品/展品就是遗址出土的遗物，无论是可移动的文物还是不可移动的

遗迹，都与遗址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它们在空间上没有发生位置的转移（或只发生了微小的位置变化），是文物的“在场”或“现

场”展示，可以给观众最直接的“临场感”。此物与此地的直接关联使观看出土文物和遗址遗迹的观众不致产生空间的错位感。

观众到遗址博物馆参观，目的就是要看这个遗址及其出土文物，而不是去看某县市、某省区、某文化或某文明的文物。观众参观

遗址博物馆后，了解的是这个遗址的历史、现状和意义，而不是所在区域的历史和文化。因此，那些重要古代遗址的博物馆，理

想的状态是只展示该遗址及其相关文物信息的博物馆，如果给遗址博物馆增加区域博物馆或其他类型博物馆的功能，则会给遗

址博物馆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图一//钓鱼城遗址博物馆拟选址位置（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正在策划规建的重庆合川区钓鱼城遗址博物馆，主陈列馆的馆舍选址拟于钓鱼城遗址所在钓鱼山下的建设控制地带，也就

是原钓鱼城游客中心所在的位置。这个位置距离钓鱼城遗址远近适宜，但由于合川区拟将该区博物馆与遗址博物馆合二为一，原

本应是小空间、小体量的单一功能的博物馆就不得不被拓展为大空间、大体量的多功能博物馆
4
。这既影响钓鱼城遗址的环境景

观，也会分散观众对遗址博物馆和遗址的注意力，不是一个最佳的决策（图一）。笔者建议，应继续规建遗址旁的钓鱼城遗址博

物馆，并在其他地方选址建设合川区博物馆。就笔者所知，将额外的功能附加给遗址博物馆的典型案例当推“鸿山遗址博物馆/

中国吴文化博物馆”。该馆位于江苏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的鸿山遗址范围内，鸿山遗址的主体是以北端规模最大的土墩墓邱

承墩为顶点，包括呈扇形分布的 136座土墩墓的东周大型土墩墓群。为了展示鸿山大型土墩墓群及其出土文物，并给无锡与苏州

两座城市建成区之间保留一片江南乡村的田园景观，有关方面规划建设了鸿山遗址博物馆，馆舍就选址在墓群北端最高等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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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墩墓邱承墩的原址上 5。按照学界的意见，鸿山土墩墓群的时代为战国早期，这时越国已经灭掉吴国，吴国中心区域的这个土

墩墓群的文化因素又以越文化因素为主，故学界一般都认为鸿山遗址是越国贵族的墓地，该遗址的考古报告名为《鸿山越墓发掘

报告》
6
，就体现了这一点。但有关部门在规建鸿山遗址博物馆的同时又规建了中国吴文化博物馆，两馆共用同一处馆舍，只是

在展陈空间分配上予以不同的安排。笔者认为，在一处典型的越文化遗址上规建吴文化博物馆，容易使参观鸿山遗址博物馆的观

众发生认识上的错觉，并不一定妥当。 

规划建设遗址博物馆的遗址一般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国保”）的“大遗址”，按照我国不可移动文物的

制度设计，即便是国保的遗址也都归属于遗址所在区县人民政府管理，遗址博物馆自然也都归属于遗址所在区县。尽管如此，遗

址博物馆也不能等同于区县的综合博物馆或历史博物馆，不宜用来收藏和展示整个区县的自然和人文、古代与现代的标本和文

物。遗址博物馆与区域博物馆和专题博物馆，分则两利，合则两伤。 

2.遗址博物馆应该归属于遗址 

遗址博物馆的展品不仅仅是遗址出土的可移动文物，更有埋藏在遗址内的不可移动文物，二者共同构成遗址博物馆的藏品

和展品。博物馆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保管和保护馆藏文物，遗址博物馆的保管和保护功能也就不应只体现在保存和保护库房和

展厅中的可移动文物，也应该体现在保护和管理遗址地面和地下的不可移动文物。因此，遗址博物馆应该也必须担负起保护和管

理遗址的职责，没有必要既设立遗址博物馆，又设立遗址的文物保护管理所。即便有的遗址既建立博物馆又设置文物保护管理机

构，也应该将二者合二为一，也就是两块牌子一个机构。这样就能事半功倍，有助于提高保护和管理的工作效率，有利于文物保

管与文物展陈的沟通和衔接。 

同样，遗址博物馆由于依附于遗址，其展示场所也突破了一般博物馆馆舍的限制，室内陈列与室外展示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

体。遗址博物馆藏品不仅仅是陈列在展厅内或保管在库房内的可移动文物，还包括埋藏在遗址地面以下的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

物，遗址相当于博物馆的大库房；遗址博物馆的展品也不仅仅是遗址出土的文物，还包括遗址中的遗迹。因而规模较大的遗址博

物馆往往还分为遗址总体展示的陈列馆和遗址现场展示的遗迹馆，有些遗址的遗迹展示馆还不止一个。 

 

图二//金沙遗址博物馆园区 

（图片来源：底图为金沙遗址博物馆提供，黑色箭头是笔者建议的优化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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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为例，该遗址博物馆就不仅承担遗址的展示功能，还兼有遗址范围内考古发掘、遗址内文化遗存

和出土文物的保护功能，并且这种保护不光是文物行政的保护和管理，还包括考古揭露遗迹和出土文物的科技保护与修复工作。

这种遗址博物馆管理体制的设计应该是比较理想的。在展示方面，金沙遗址博物馆分为遗迹馆和陈列馆两个主要部分，观众先去

遗迹馆参观祭祀区发掘现场，再到陈列馆参观遗址的出土文物（这些文物主要出自祭祀区），以获得对遗址的遗迹和遗物的全面

认识 7。金沙遗址博物馆的规划颠倒了陈列馆与遗迹馆两者的前后位置，如果将陈列馆置于遗址公园入口内不远处，而将遗迹馆

规建于陈列馆的后面，观众先到陈列馆了解遗址的全面信息，观看馆内陈列的出土文物，再到遗迹馆参观祭祀区发掘现场，其参

观游线可能更顺畅，展陈效果也会更好（图二）。 

遗址博物馆需要兼顾遗址的保护和展示，不能只是一个可移动文物的室内陈列馆和库房，否则这个陈列馆和库房可以规建

在遗址所在区县的任何地方，那就不能称其为遗址博物馆了。 

3.遗址博物馆须兼顾遗址的研究 

博物馆的基本功能之一是研究，尤其是博物馆的藏品研究。作为博物馆的一个类型，研究本遗址所出并被博物馆收藏和保管

的藏品，这是遗址博物馆职责所在。遗址博物馆的藏品还具有复杂性，不仅有馆藏的可移动文物，还包括埋藏在遗址中的不可移

动文物，只有做好二者的研究，才说得上是对遗址有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8。遗址博物馆的藏品研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遗址博物

馆收藏的本遗址出土的可移动文物，以及与这些文物相关的其他遗址出土或传世文物的研究；二是遗址博物馆保存和展示的遗

址范围内的不可移动文物，如已经暴露在地表或经考古发掘揭露的建筑物和构筑物遗存等，以及用以进行比较分析的其他遗址

的相关文物；三是对整个遗址进行全面的研究，包括历史、现状、原貌、演变以及物质遗存背后的社会状况等。博物馆研究的范

畴也不仅限于藏品，博物馆展陈和管理也应当是重要的研究内容。我们知道，博物馆另一个基本功能是陈列展示，这是体现博物

馆基本属性（即为公众提供知识、学习和欣赏场所的文化教育机构）的主要途径，遗址博物馆也是如此。由于遗址博物馆既要在

室内陈列可移动文物，又要露天展示遗址中的不可移动文物，陈列展示比其他历史博物馆复杂，需要开展专门的研究，以便公众

能够看懂和理解遗址。此外，遗址一般都呈现废墟状态，且文物多掩埋于地下，考古发掘通常只揭示了很小一部分，遗址博物馆

需要不断开展考古工作和考古研究，以给遗址带来新的理解和解释，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调整和深化展陈设计。遗址博物馆设置专

门的考古研究部门，或考古科研机构在遗址博物馆派驻专门的考古工作站，都很有必要。 

陕西临潼区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是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基础上扩展而成的。由于秦始皇帝陵园遗址占地广阔，仅内、外陵

园就占地 56.25 平方千米，最早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只保护和展示兵马俑坑，秦始皇陵其他区域（尤其是陵园高大的封土区域

等）还在当地村社的管理之下，秦始皇陵区的考古工作需要借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力量。现在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已将秦始皇

陵封土等区域纳入统一管理之下，也有自己的考古队伍和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质，可以根据保护、展示和研究的需要对陵区实施

主动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尽管由于陵区范围广大，区域内原属于村社的土地大都还没有变更土地权属，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还无

法代表国家实施对整个陵区的有效管控，但博物院（包括原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对秦始皇陵、秦国陵墓以

及秦文化的研究工作，博物院也聚集了一批颇有声望的考古、历史、文保等方面的学者，学术研究始终走在遗址博物馆的前列，

因而博物馆享有很高的声誉 9。 

遗址博物馆需要承担起遗址的研究功能或组织研究功能，不能将遗址研究全部推给遗址博物馆以外的考古科研机构或高等

院校。关于遗址的新研究成果成为学界共识后，也应该及时反映在展陈之中。遗址博物馆的基本陈列需要根据新认识及时更新，

不宜长久不变。 

二、遗址博物馆的馆舍规建 

遗址博物馆，如前所述，是与遗址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是与遗址一体化的博物馆。遗址博物馆不仅包括保存和展示遗址出土的

可移动文物的室内陈列馆，还包括保存和展示遗址的不可移动文物的露天展示场。因为要完成保护遗址、研究遗址和展示遗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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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务，遗址博物馆与通常类型的博物馆天然存在许多不同。 

遗址博物馆多位于乡村荒野的遗址上，通过收集展示本遗址的文物，反映本遗址的历史及其相关问题；区域历史博物馆则通

常位于城镇之中，通过征集和收藏来自整个区域的传世和出土文物，展示该区域自有人类活动以来的历史（有的综合博物馆还征

集、收藏和陈列人类产生以前该区域的地质标本和生物标本，以展现该区域自然演变的历史）。遗址博物馆也不同于艺术博物馆，

遗址博物馆收藏和展示的文物尽管也有不少属于艺术价值很高的精品，但更多的则是艺术博物馆一般不作收藏和展示的文物标

本。这些看似粗陋的石器或石片、残缺不全的陶器和瓷器，乃至于遗址上的砖头瓦片，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该遗址的历史演变过

程和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遗址博物馆的展品还有遗址的遗迹，有些考古揭露的遗迹不宜露天展示，还需要设计建设保护和展示

一体化的遗迹馆。 

遗址博物馆的这些特点也决定了它的馆舍建设要求与其他博物馆有所不同。遗址博物馆馆舍的选址位置、规划设计和形态

风格都要与遗址保护、遗址风貌和遗址展示紧密关联，馆舍的规划和建设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遗址博物馆的馆舍选址 

遗址博物馆馆舍依附于遗址存在，遗址保护始终应放在工作首位，遗址展示应该服从于遗址保护，不能喧宾夺主。遗址博物

馆的位置应该规划在遗址范围之外，即便规划在被破坏的遗址范围内，也要采取慎重的态度，避免大体量的博物馆建筑影响遗址

的风貌。博物馆的馆舍选址既不宜占压遗址，也不能脱离遗址或距离遗址过远。主馆舍占压遗址会造成对遗址的干扰和破坏，距

离太近会影响遗址的环境景观，距离太远则与遗址失去了关联，不利于观众在参观博物馆的陈列馆后继续参观遗址。处理好遗址

的室内文物陈列馆址与室外文物展示场所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规划设计遗址博物馆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 

河南偃师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选址于遗址之外，北面紧邻遗址的边缘。观众站在馆舍楼顶的观景廊道上可以远眺遗址，

在遗址中心区参观的观众也可以远远看见天际线上露出的博物馆屋顶。二里头遗址由于被赋予了“华夏第一都”的头衔，博物

馆的陈列也就不仅仅限于二里头遗址的陈列，还兼有展示夏文化和夏代历史的功能，因而博物馆的馆舍需要设计得较大，才能满

足博物馆的功能需求 10。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作为遗址博物馆，尽管有体量偏大的不足，但博物馆选址于遗址范围之外，位于

地势稍低的伊洛河古河道处，且遗址外形设计也比较低调，对遗址的景观干扰较小。此外，如果二里头夏都遗址的方向是坐北朝

南，位于遗址正南偏西的遗址博物馆就正好位于遗址公园入口的位置上，观众参观完遗址博物馆的室内陈列后，进入遗址参观室

外的遗迹展示，其游线也比较顺畅（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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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位置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谷歌卫星地图标注） 

山西曲沃的晋都博物馆规建于早期晋国都城一带的曲村-天马遗址（以下简称“曲村遗址”）内，依托于北赵晋侯墓地而建
11。曲村遗址的范围和格局目前尚未查明，城墙、宫殿等重要功能区的位置还不清楚，地处遗址北部的北赵晋侯墓地是证明该遗

址为早期晋都的最重要的地点，尽管此地点可能在当时晋都的城郊，但是也不宜将遗址博物馆规建于此区域。按照一般墓地选址

于城郊地势较高处的规律，中国自然地理地势的总体规律是西北高东南低，中国古代中心地区的墓地往往位于城北或城西北，故

有“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礼记·檀弓上》）的说法。曲村遗址位于曲沃盆地的塔儿山之南，地势北高南低，早期晋

都城址与墓地的位置关系有可能也是“南城北墓”，即墓地在北部高处而城址在南部低处。根据这个可能，晋都遗址博物馆应选

址于都城遗址北面，目前却在南面，因此给人位置别扭之感。 

遗址博物馆的主馆即陈列馆在遗址旁具体位置的确定，需要在充分理解遗址的基础上慎重考量。古代的遗址，无论是史前时

期的聚落还是历史时期的城市，无论是专门的矿冶作坊还是某个宗教中心，都有专门的规划或逐渐形成的主要出入口。特别是那

些在比较成熟规划思想指导下营建的城市，其城址的基本朝向和主要城门都具有确定性，观众从城门的主要门址进入城址，沿着

主要街道参观城址内的重要功能区，就比较容易理解这座城市遗址。因此，将遗址博物馆的馆舍选择在遗址前面的主要出入口

处，是做好馆内陈列与遗址展示关联的基础，需要在建馆规划时就给予足够的重视，有条件或有可能的遗址应尽量将遗址博物馆

的主要陈列馆设置在遗址原本的出入口地点（图四）。 

2.遗址博物馆的馆舍建筑 

遗址博物馆馆舍建筑和展示设施不能影响和干扰遗址本体和环境，馆舍建筑的体量、高低、形式和色彩，服务设施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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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大小和观瞻，都要与遗址相协调。尤其是那些展示遗址重要遗迹的保护性建筑，保护其内文物是建筑的首要功能，其次才

是展示功能（况且展示的也是遗址的文物而非建筑本身），不能本末倒置。保护和展示遗迹的建筑应与所要保护展示的遗迹本身

的形态和功能相匹配，过多的其他展示功能都是画蛇添足。这里还要再次强调的是，遗址博物馆就是向公众介绍遗址的基本情况

和引导公众参观遗址的专门博物馆，不是遗址所在地的区域博物馆。给遗址博物馆赋予过多的区域博物馆的功能，不仅会使得博

物馆的馆舍体量过大，影响遗址的环境和景观，还会弱化遗址博物馆与遗址的联系，制约遗址博物馆的健康发展。即便是单纯的

遗址博物馆的馆舍，也要科学估算馆舍规建的建筑面积，不宜将建筑体量规建得太大。 

 

图四//遗址博物馆选址模式示意（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重庆合川区钓鱼城遗址是南宋末期合州治所，是当时四川军政当局为抗击蒙元而构筑的一系列山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几年前，笔者所见的钓鱼城遗址博物馆的一个建筑设计方案将该博物馆选址于钓鱼山下，靠近钓鱼城遗址，这是恰当的；然而，

该博物馆馆舍却又是钓鱼城遗址博物馆与合川区博物馆共用，因而博物馆体量相当大。设计者尽管采取了一些降低高度、消减体

量的设计手法，博物馆仍然显得过于庞大，将其放在一个即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遗址旁边，总给人以喧宾夺主的感觉。设

计方案的博物馆主馆造型取象钓鱼山，正立面呈相对低矮的等边三角形 12。钓鱼城遗址主城所在的钓鱼山非常险要，只有博物馆

选址是相对平坦的半岛区域，在钓鱼城前建设一座横长达二百余米的“山”字形建筑，好似在山前平地上人工建造了一座小山

丘，改变了钓鱼城最主要对外正面（也就是蒙元军攻城的主要方向）古战场的环境景观，建筑造型也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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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鸿山遗址博物馆（图片来源：崔凯《无锡鸿山遗址博物馆》，同[13]。） 

已经建成投入使用的鸿山遗址博物馆是以鸿山土墩墓群为依托规划建设的博物馆。博物馆主展馆选择在墓群中规模最大且

进行过考古发掘的邱承墩原址上，与保护展示建筑结合在一起。土墩墓是平地起坟或浅穴起坟，墓室呈窄方条形的墓葬形制，设

计师考虑到了东南地区先秦时期吴越文化的建筑风格，将墓穴上建造的保护展示建筑设计为简洁的脊长檐短、两坡两墙、纵向出

入的形态 13，这是很合适的。但由于整个遗址博物馆的馆舍都选址于邱承墩一带，使其既要承担阐释吴文化的专题博物馆任务，

还要承担展示鸿山土墩墓群的功能，此外还要兼顾邱承墩土墩墓的保护与展示，设计者不得不一方面延长纵向两面坡形建筑的

轴线，另一方面在邱承墩前面两侧横向设计建造了四个主展厅，以至于从前面完全遮挡了邱承墩这座土墩墓，影响了墓前神道的

通视和环境景观（图五）。如果当初设计时将两侧的陈列馆建筑向两侧外推并整体前移，把整个邱承墩展现出来，并适当缩小建

筑体量，土墩墓上的保护建筑也设计为脊长檐短、两面坡无檐墙的形式，鸿山遗址博物馆的外观应会更优 14。 

3.遗址博物馆的保护展示性建筑 

遗址博物馆如果承担遗址的研究、保护和展示的功能，就需要规划建设满足这些需求的相关建筑。遗址博物馆的馆舍建筑，

除了遗址范围外建设的主馆即陈列馆外，在遗址内往往还有为了保护和展示重要遗迹而修建的遗迹馆等建筑。由于我国主要地

区的遗址一般都是土木建筑毁弃降解形成的“软”遗址，要对遗址中这样的土木遗迹进行原状展示，就需要营建保护性建筑覆

罩遗迹，才能防止雨雪阳光的损害（当然覆罩后也还需要采取隔断地下水、填充失水裂隙等措施）。遗址保护性建筑的作用就是

保护暴露在地表的作为展品的遗迹，使之不因原状展示而受到损坏，而不是展示这座保护性建筑。 

目前，不少遗址的保护性建筑设计过于追求建筑的外部形态，如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的土质建筑遗迹“女神庙”，其保护建

筑的外观就好似某临街单位为节约地基而多占空间的平顶办公楼，而不像是一处文物的保护性建筑。该遗址大型石构建筑遗迹

群“祭坛”的保护性建筑的体量和外形更是夸张，这座模仿红山文化玉器造型的建筑，既与同一设计单位在同一遗址中设计的

“女神庙”保护建筑形态风格迥异，也大大增加了建筑结构的复杂性 15。观众如果不是从空中观看或由导游提示，不会知道这

座庞大建筑的设计意向原本是一件小小的玉器。这样的遗迹原址展示的保护性建筑设计并不妥当，新规划营建的遗址博物馆（或

遗址公园）应当努力避免这样的问题。 

遗址不外乎是已经废弃的城址、村落、专业或专门场所的废墟，每个遗址都是由多个子系统和要素按一定关系组成的复合系

统，既不是一处单体的不可移动文物，更不是一件可移动文物。遗址的不可移动文物，也就是遗址中的那些重要遗迹，其现状形

态或复原形态可以作为该遗迹保护展示建筑设计参考因素，却不宜作为遗址博物馆建筑造型的模仿对象。我们试想，一个古代都

城遗址最重要的中心宫殿遗址尽管具有标志性，即使该宫殿基址的复原构想非常接近于真实，将这个造型的博物馆馆舍摆在遗

址边缘或外围，也容易让观众产生对这个都城格局的错误印象。至于以遗址所在山形地貌作为大型遗址博物馆设计意象的做法

更应该谨慎，在遗址所在山麓设计建造一座山丘形态的博物馆建筑，如前述钓鱼城遗址博物馆馆舍方案的造型意向相当于在原

先的山丘前新造一座山丘，足以改变遗址的环境景观。至于遗址的可移动文物，本来就只是工艺品或雕塑品之类，不是古代的建

筑物或构筑物，更不宜选取本遗址出土的代表性可移动文物的造型或纹样，将其极度放大转化为遗址博物馆馆舍造型。将只手可

以捉握的玉器、两手就可持举的铜器等文物造型放大或变形成为遗址博物馆馆舍的外形，作为建筑创作来说，也不是很好的设计

创意。 

需要强调的是，遗址博物馆的陈列馆是整个遗址的窗口和引导中心，如何能从陈列馆展望整个遗址，如何关联陈列馆与遗

址，都是遗址博物馆馆舍建筑设计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遗址博物馆的展陈特点 

一处遗址或遗址群，如果要规建遗址博物馆，就要同步启动遗址博物馆的展陈策划，然后进行遗址博物馆的展陈设计。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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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博物馆拥有全面研究遗址的考古学家和博物馆学家，可以自己编写遗址博物馆的展陈大纲，形成展陈的内容设计初稿，然后

再聘请相关方面的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修改、补充、强化、完善展陈的内容设计，最后再招标或委托有声誉的博物馆展陈设计

机构，进行形式设计以实现内容设计思想的表达。不过，由于遗址博物馆往往位于乡村荒野，博物馆的历史往往也不长，如果本

馆的确没有相关的人才储备，业主管理方在外聘有关方面编写展陈大纲和进行内容设计时，除了要聘请优秀的博物馆学和历史

学学者外，更要延聘那些长期在该遗址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学者，通过考古学、（包括历史学）、博物馆学和设计学三方面学者

的通力合作，编写出能够全面和准确展现遗址的历史、现状、特点和价值的展陈大纲，在此基础上完善遗址博物馆的内容设计，

并最终完成遗址博物馆的形式设计。在具体展陈设计上，遗址博物馆方面和参与设计方面都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统一设计遗址博物馆的展陈：兼顾室内和露天 

遗址博物馆既然是整个遗址而不仅仅是遗址出土可移动文物的博物馆，在展陈设计上就要兼顾馆舍室内陈列和遗址露天展

示。应该将遗址博物馆视为一个有机的系统，梳理这个系统的要素、子系统和关系，按照系统规划理论，将遗址博物馆与遗址公

园建设结合起来，统一进行修建规划和展陈设计。遗址博物馆的室内陈列设计和露天展示设计应该一体化，而不是将二者分开甚

至互不相干。即使遗址博物馆的室内陈列设计与露天展示设计不是同时开展的，担任展示设计的个人或单位也应该将室内或露

天部分的设计置于遗址总体展示设计的框架中。只有这样，遗址博物馆的室内陈列设计和遗址的露天展示设计才会成为一个整

体，不至于是互不相关的“两张皮”。 

遗址博物馆由于必须展示遗址的不可移动文物，这些遗迹类展品往往体量巨大、残缺不全，大多数还全部或部分掩埋在地

下，这就给展示手段提出了多样化要求。室内陈列馆除了要根据一般地方历史博物馆的基本陈列特点做好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

展示好可移动文物藏品外，还要在遗址上做好不可移动文物（即仍然暴露在地表或被考古发掘揭露的建筑遗迹）的展示，以便能

够展现遗址的发展过程、基本要素和主要内容。中国古代遗址大多数是土木构成的“软”遗址，抵御自然侵蚀的能力较弱，暴露

在外的土构遗迹会受到暴雨冲刷、冰冻冻融、植物滋生等威胁；即便是砖石构成的“硬”遗址，那些刚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建筑基

址同样也会面临土遗址所遭受的自然侵蚀。此外，延续时间很长的古代遗址，遗迹之间的先后打破关系复杂，许多需要展示的遗

迹已经面目全非，除了参与考古工作的考古学家可以读懂外，普通观众很难看明白。因此，必要的标识、修复甚至去除晚期的干

扰，都是遗址展示需要研究的问题。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的都城规模的遗址，多数学者都认为该遗址有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早期王朝

夏王朝的都城所在。遗址的原有边界尽管还不清楚，但遗址的中心宫城区及其大型宫室建筑、宫城四周的四条垂直相交的主干

道、宫城北面的仓储区 16和南面的作坊区都已经大致清楚。因此，可以考虑在博物馆的室内陈列和室外展示采取不同的展示手

法，来呈现遗址发展的时间轴线和空间轴线。具体地说，在遗址以南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内，宜用可移动文物和图片模型等

全面展示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兴起、发展、鼎盛、衰落的全过程以及遗址不同时期格局的变化；而在遗址内露天

展示场所，则可以通过叠压在遗址主干道上的展示道路，原状标识或植物标识的宫城围墙和宫室，原状标识、提示标识甚至复原

展示的粮仓和作坊，重点展现二里头文化鼎盛期即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平面布局。 

遗址博物馆的展陈系统要从总体上进行功能划分，室内文物陈列与露天遗址展示彼此构成有机关联的两个子系统。室内文

物陈列要发挥遗址的概览、门户、窗口和引导的作用。观众参观遗址博物馆时，首先来到位于遗址入口处的遗址陈列馆，就能够

获得这个遗址或遗址群全部的基本信息，然后再参观遗址的遗迹展示或考古发掘现场，就能够将这个局部的遗迹植入整个遗址

的时空框架中。统一规划设计遗址博物馆的室内陈列和露天展示，使二者彼此依存、相得益彰，而不是形成相互隔离的两处空

间，这在遗址博物馆的展陈设计中至关重要，不得不优先考虑。 

2.合理规划遗址博物馆的游线 

遗址博物馆的游线设计要考虑遗址本身的布局和路径，主陈列馆的位置宜在遗址本来的朝向端口和主要出入口，游线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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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原有道路遗迹重合且与主要功能区合理衔接。要避免将遗址博物馆的主陈列馆选址于遗址后面，实在因某些客观问题不得

不将主馆建设在遗址的后面或侧面的遗址博物馆，也要在游线设计中注意引导观众在参观完主馆室内陈列后，先绕行至遗址前

面的出入口，再按照先后次第参观遗址。 

湖北武汉市黄陂区的盘龙城遗址面河背水，前面是已经修建防护大堤的府河，左侧是盘龙湖，右侧是盘龙大道，盘龙城遗址

博物院/盘龙城考古遗址公园的陈列馆只能选址于遗址右后侧的非遗址区 17。因而，做好陈列馆与遗址区之间、遗址各功能要素

之间的游线设计就非常重要。如果参观完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主馆后从展厅出来，先沿着遗址内城右侧的楼子湾和小嘴至遗址

前部的府河大堤，在这里的小型停车场和观景平台居高临下观看已经位于府河大堤外的王家嘴地点（这里应该是盘龙城遗址最

早聚落区的组成部分），然后从王家嘴进入府河大堤内，从“宫城”18正门即南门进入，参观完宫殿区后再依次至杨家嘴和杨家

湾参观考古工作站，又从楼子湾返回博物馆展厅前的停车场，就能够较好地领略盘龙城遗址的全貌（图六）。当然，如果观众时

间充裕，也可以从博物馆主馆展厅出来后，先沿着艾家嘴至府河大堤，参观完王家嘴后进入城内参观“宫城”，然后参观年代较

晚的居住区杨家湾和楼子湾墓地，再从那里沿着小嘴至府河大堤，沿着府河大堤至李家嘴，参观盘龙城等级最高的墓地，最后沿

着杨家嘴、杨家湾、楼子湾路线回到博物馆主馆。这是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另一条比较合理的游线。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由于位于省会城市，遗址博物馆/遗址公园用地极其紧张，再加上当时还没意识到磨底河南岸金沙村一

带只是遗址的祭祀区，早先就已发掘的磨底河北岸黄忠村一带的宫殿区和居住区因为城市扩展，现已成为城市建成区，故被列为

遗址博物馆用地的区域主要是磨底河南的祭祀区及河北缘的一片文化堆积较少的区域。金沙遗址与广汉三星堆遗址一样，是规

建在河两侧的都城遗址，根据笔者研究，这样的都城遗址是将东西贯穿的河流象征为天上的银河，将城市北部作为宫殿等行政

区，城市南部作为宗教祭祀区，都城的主要出入口由于河流的分隔，也往往设置在东城墙的北部，也就是贯穿城市河流的北岸。

因此，金沙遗址博物馆的主出口最好设定在遗址东北，即使因为种种问题的制约改设于遗址的南侧，由于遗址博物馆的主陈列馆

位于遗址的北部，祭祀场所的遗迹馆位于遗址的南部，作为金沙遗址博物馆的最佳游线设计也应是：从南端大门进入后，先向北

绕过祭祀区的西北缘，跨过磨底河先到陈列馆参观，从陈列馆基本陈列了解金沙村遗址的发现、发掘和收获，认识金沙遗址的全

貌及其与相关遗址的关系及其历史背景后，再走出陈列馆眺望河对面的祭祀区和遗迹馆，然后再次跨过摸底河进入遗迹馆参观

河畔祭祀场所现场，最后走出遗址博物馆大门或到遗址其他区域参观。这样的游线效果应该比现行的游线效果更好。 

 

图六//盘龙城遗址公园游线改进设想 

（图片来源：底图为盘龙城遗址博物馆提供，白色箭头为笔者所加游线构想） 

3.遗址博物馆的展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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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遗址博物馆是由室内陈列和室外展示结合在一起的博物馆，因此，遗址博物馆的室内陈列须与遗址和遗址内的遗

迹、遗物密切相关，如果不是出于比较的需要，不宜展出与本遗址不相关的文物。由于种种原因 19，一些遗址博物馆被赋予收

藏和展示遗址所在区域历史或遗址所属文化的功能，室内陈列厅不得不建设得很大，室内陈列也不得不兼顾展示遗址以外的区

域或文化的实物资料，这就超越了遗址博物馆的目标和任务，不是遗址博物馆规建和展陈的恰当选择。 

遗址博物馆展陈设计首先需要陈列馆室内陈列和遗址馆场露天展示设计的一体化，遗址博物馆主其事之人和展陈设计专家

需要在充分把握和理解遗址考古材料的基础上，也就是掌握了遗址的年代跨度、发展节奏、范围边界、结构网络、功能属性、中

心场域、标志节点、历史景象、文化内涵、价值意义等信息后，再基于遗址保护规划对遗址保护区划和控制要求，统一制定遗址

的室内和室外展陈的基本策略，确定室内陈列和室外展示各自的目标、任务、内容、重点、特点、关系、衔接等，然后才组织展

陈设计人员或聘请展陈设计团队设计遗址博物馆的展陈。 

关于遗址博物馆的室内陈列设计，博物馆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的专家或专业团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应该说足以应对

遗址博物馆的展陈设计。不过，中国固有的传统是不制作大型的人像和神像，而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制作人神之间的

器具。除了如山东博兴龙华寺遗址这样的以寺庙遗址群为特征的遗址外 20，遗址出土的可移动文物多为历代实用或非实用器具

的残件，没有大型立体的雕塑作品，要用这些文物充实体量高大的现代陈列馆展厅，设计师们往往勉为其难，尽管采取了许多方

法，但有的室内陈列仍然不如人意。还有一个应当注意的问题是，由于遗址博物馆的规建多晚于遗址所在区域不同层级的区域博

物馆，遗址历年出土的高品级文物可能并没有收藏在后建的遗址博物馆内，遗址博物馆在无法长期借用这些本遗址出土文物的

情况下，往往就会采取复制文物的方法来充实展陈。遗址博物馆的文物陈列不能混杂“假文物”，因为这有蒙蔽和欺骗观众之

嫌。观众参观遗址博物馆，希望看到的是真实的遗址和遗物，以获得一种不同于通过图片、影像或数字传媒的“临场”和“在

场”的感受。遗址博物馆的陈列若是出现了文物复制品且不加以标注说明，会严重影响遗址博物馆的声誉。 

遗址博物馆的露天展示设计，目前通常的做法是由遗址博物馆（或遗址公园等）主其事之人约请建筑规划学界的团队来完

成。由于种种原因，既有的遗址博物馆（或遗址公园）露天展示的设计水平大都远远低于室内陈列设计，观众参观完被宣传美化

的“遗址公园”，往往产生杂乱无章、莫名其妙的感觉，并不能准确理解整个遗址的文化内蕴。遗址博物馆的室外展示要根据遗

址的性质特点、范围边界、功能分区、主要节点、可能的标志物等要素设计，不可本末倒置。我国的遗址大多位于以农业为主体

的经济地理区域，遗址的遗迹现象往往深埋地下，地表往往是仍然在进行农事活动的农地，遗址面貌在地表难以看见（在草原荒

漠地区，由于起伏的流沙和荒草的掩盖和干扰，即便从空中观看遗址，其面目也似是而非）。因此，作为遗址博物馆露天展示空

间的遗址部分，基于遗址的性质和特点，合理规划设计遗址的地表道路和种植植物的种类，使遗址的外部轮廓、内部脉络和主要

功能区能够为观众所辨识，是遗址博物馆室外展示成功的关键。 

四、余论：慎重并郑重对待遗址标志 

现代的重要遗址往往出土过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文物，如浙江河姆渡遗址的“双鸟托日骨牙器”，四川三星堆遗址的“凸目

尖耳铜面像”、金沙遗址的“四鸟绕日金箔”等。这些文物的造型和纹饰当然具有鲜明的艺术性、经典性和代表性，可以并应该

作为遗址的标志使用。不过，万事皆有度。一个遗址出土的文物，即使精美无比且文化底蕴丰富，但是如果其造型或图案被大量、

反复、夸张地使用，除了会造成观众的视觉疲劳外，还会给观众某种错误的暗示，影响观众千里迢迢来遗址现场观摩真文物的效

果。例如金沙遗址的“四鸟绕日金箔”，本来就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被广泛应用，在成都市区也随处可见被称作“太阳

神鸟”的图案。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南门内广场、遗址馆前面、陈列馆中庭的地面和屋顶，全部都设计为巨大的圆形四鸟绕日图案

的形态，当观众在陈列馆展厅中看见直径只有 12厘米的“四鸟绕日金箔”原物后，面对这样的体量反差，要么会忽略这件重要

文物，要么会产生对文物的失落感。因此，遗址博物馆园区内的标牌、装饰和雕塑，应尽可能简洁明快且不影响遗址的景观，这

也是遗址博物馆展示设计中不可不注重的问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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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遗址博物馆的研究，目前除了吴永琪等的专著（吴永琪、李淑萍、张文立主编：《遗址博物馆学概论》，陕西人民出

版社 1999年）和一些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如黄洋：《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信息诠释与展示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有综合性概述和论述外，主要有建筑学家对馆舍与环境、馆舍外部形态等设计理念和做法的综合阐述（如崔凯：《遗址博物

馆设计浅谈》，《建筑学报》2009 年第 5 期），博物馆学家对主馆室内陈列的内容和形式设计进行专门或综合的讨论（如陆建松、

朱峤：《浅议遗址博物馆的功能及其展示传播学术支撑体系建设》，《园林》2012 年第 4 期），其他论文多为以某一遗址博物馆为

例，就遗址博物馆的某些问题进行阐发，其中关于遗址博物馆建筑的尤多。 

2[2]关于遗址博物馆，有学者将其定义为“用以保护和研究人类历史所遗留的非移动性文化遗产和自然界的遗迹。其中包

括城堡、村落、住室、作坊、寺庙、陵园以及有纪念性的旧址和古生物化石现场等。并以收藏和陈列遗址出土物为主，使之对公

民进行科学、历史、文化知识传播的宣传教育机构。”（孙霄：《试论遗址博物馆的个性特征》，《中国博物馆》1989 年第 4期）。

这个定义不够准确，因为该定义将“遗址”与“不可移动文化遗产”混淆了，除了自然遗产的古生物化石集中埋藏地可以另行

讨论外，定义中其他文化遗产的类型，如城堡、村落等，都不属于遗址，除非这些建筑已经坍塌成为废墟，并且整个废墟与我们

今天已经有一定的时间距离。 

3[3]关于遗址博物馆的功能定位，考古学家张学海从七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这是笔者读到的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关于遗址博

物馆建设的论文。参见张学海：《遗址博物馆建设刍议》，《史前研究》1998 年，第 428-433页。 

4[4]关于钓鱼城遗址选址方案的信息，来自重庆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钓鱼城遗址博物馆建设项目选址论证报告

方案设计》，2017 年。 

5[5]《感受秦风吴韵--鸿山遗址博物馆、中国吴文化博物馆概况》，《新华日报》2008 年 12 月 16日第 A08版。 

6[6]南京博物院、无锡市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省考古研究所编著：《鸿山越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 年。 

7[7]王毅、朱章义、王方：《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守护地--金沙遗址博物馆》，《中国博物馆》2009 年第 1期。 

8[8]关于遗址博物馆的研究功能，除了前述张学海的论文有所涉及外，张文立还有专文讨论遗址博物馆的科研问题。参见张

文立：《遗址博物馆科学研究的探讨》，《文博》1985年第 5期。 

9[9]李斌：《遗址博物馆原址展示与文物保护的统一--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为例》，《中国博物馆》2020 年第 2期。 

10[10]赵光付：《保护区外遗址博物馆建筑创新性浅析--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为例》，《中国博物馆》2020年第 3期。 

11[11]程睿：《以晋国博物馆为例谈遗址保护中的建筑设计》，《山西建筑》2014 年 11 期。 

12[12]同[4]。需要说明的是，钓鱼城遗址博物馆体量过大，这主要是因为合川区有关方面出于利用钓鱼城遗址公园游客中

心的既有土地，以免另征土地增加建造成本的考虑，不是博物馆建筑设计的问题。 

13[13]崔凯：《无锡鸿山遗址博物馆》，《建筑创作》2007年第 8期。 

14[14]实际上作为高级贵族的吴越墓葬建筑，更可能是无墙体的人字形屋顶的长屋形建筑，如镇江地区一些土墩墓、浙江绍

兴印山大墓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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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关于牛河梁遗址博物馆的馆舍建筑图像，可参见巨洒洒、杭侃：《遗址博物馆论稿》，《中国博物馆》2020 年第 3 期。 

16[16]二里头遗址北部中央的仓储区，过去曾一度误认为是祭祀区（参见杜金鹏：《偃师二里头遗址祭祀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中原文物》2019 年第 4期），这是误将圆形的建筑基址密集的承重柱磉神秘化了。曹大志已经撰文指出，二里头遗址这些建筑

基址是圆形的粮仓（参见曹大志：《干栏式粮仓二题》，《考古与文物》2021 年第 5期），这个意见应该是正确的。 

17[17]a.郭剑：《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新馆选址建设侧记》，《武汉文史资料》2020 年第 9 期；b.宋若虹、万琳：《考古学与遗

址类博物馆的建设--以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为例》，《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1年第 6期。 

18[18]严格地说，应该称之为“衙城”，也就是以郑州商城为都城的商王朝管理南方地方政权官署所在城邑内的小城，而非

商王朝都城中的商王宫殿所在宫城。 

19[19]在这些原因中，博物馆址土地的征购矛盾和价格差异，是地方政府将本该建在城区的区域博物馆或文化博物馆规建

于乡村遗址附近的一个重要原因。 

20[20]实际上，博兴龙华寺遗址也是一个北朝建置城市的遗址，一度曾为乐陵郡治所。 


